
!

"

!"# $%& '()

!

!""#!$%"&'# $%六

&'(() *+,-.

/+01,)#%#%2%!*+,'-,.**!

*+,-.

!""#!"#$

%&'()* $" +

!, #-./01

2 3 4 5 6 7 8

9:;<=>? @A

"BCDEF5G

HIJKL? MN

OPQRST UV

W 5 X Y Z W [

\] ^_`abO

cde^_T PQ

5fg] hij-

k&lmT k&n

op5qrT j$

stT k&u5v

w\xyz] k&

5{|}O~k&

u�U��5j-

��5��]��?

/

0

1

2

3

4

5

�

�

N

�

�

�

�

�

3

4

5

6

"

�u�!]��

�G������

� � 5 � � � �

�? ����� 

¡¢�G£¤�¥

¦] ���� §

¨] ©ª«¬`

�®? n¯�°]±

²³´µ¶] ·!

¸]±²¹º`? »

"] ±²5¼½¾

¿ À Á ` G Â Ã

ÄÅ ÆÇÈ¹¼É

"Ê¹¼] ÈËÌ

[ÍÎÏÐÐ

#

$

%

7

8

9

:

6

7

8

8

5

Ñ

Ò

Ó

Ô

Õ

Ö

×

�

�

�

�

¤GØÙÚÛ

ÜÝÞßà8ná

¶âã5ä�]å

æçè] éêëì

Gíî¬ï? ð"

ñ£ò5�Zóô

õö÷èø] ùñ

Ýçè45�úû

üýþÿÿ!ñ?

A"#ÛÜ�÷$

%5�&'()Ù

*+ËKL,-ñ

5z.? ä�/0

1°�2] 345

56789:;G

!<=>?ÙG@

î¬ï? A)A"

BCDäEF

"

ôN"G�8

�HÃ¬5IJK

LuyM5N�Ó

O] GÊ�5PQ

RS`¬Ùuhb

T > @ U V 5 W

X? Y2Z[5\

]] ^ÕÃ¬5¯

_] `2a}5b

c]ýa]d÷ÝK

Lu]efg¬h5

Qijklmn>

5 o pqqqr s ]

"µt5n>ÐÐ

9

:

;

<

=

>

?

@

u

v

w

x

Õ

Ö

×

�

�

�

�

;

<

=

>

A

B

C

5

y

z

{

.

�

�

�

�

?

@

9

:

DEF

钟庆东见到那位姑娘是

在一天下午。部队给了他一
周的探亲假。两个人见面的
地点一点都不浪漫，是在女
方工厂的医务室里。原来那
位介绍人就是工厂医务室里
的女大夫，她见到钟庆东在
母亲的陪伴下来了，笑着出

屋说：“你等着啊。”就转身
去喊人了。过了一会儿，钟庆
东见到那个印着红十字的白
色门帘一挑，走进来一个穿
工作服的姑娘，手里还端着
一个刚刚摘下来的黄色安全
帽。那位女大夫一边拽着母

亲往门外退一边说：“你俩
慢慢聊啊。”两个人同时坐
成了对面。坐下来也没什么
话说，钟庆东只感觉她身材
有点文弱，相貌也说不出哪
里有一点特别。好像是颧骨，
线条应该再圆润一点，鼻梁

也应该再挺一点，不过就这
样倒也并不难看。钟庆东脸
稍微有点红，他问：“你叫什
么名字?”
“柯清。你呢?”
钟庆东没太听懂她的名

字，又不好意思再问。他说：

“我叫钟庆东。”
她一点都不漂亮，钟庆

东想，但是，她也并不令人讨
厌，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吸
引钟庆东的地方。也许是她
的比较坦直、善良的目光，也
许是她身上劳动服散发的电

焊工特有的乙炔和焊药的气
味，也许是暗中知道她比自
己大两岁所带来的心理上认
同对方成熟的一种依赖。
“我们能出去走走么?”

钟庆东问。
“行啊，等我去跟班长请

一下假。”
钟庆东去工厂的大门口

等她。过了五六分钟的样子，

他看见她穿了一身白色连衣
裙走出来。她有些不好意思，

那倒不是因为她看出了钟庆
东觉得她比刚才好看而不好
意思，她说：“我刚才不知道
是你来了。王姨喊我的时候只
说到医务室有点事，她没说是
你来了。”也就是说，如果知
道是他来了，那她一定不会穿

着那套灰不溜秋的劳动服去
见他的。钟庆东想，这倒是一
个挺细心和善解人意的姑娘。

两个人在工厂后墙外的
栽满了杨树的小道上漫步。
有几只麻雀像落叶从地面刮

起来那样飞向天空。钟庆东
想，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呢。

于是他问：“你的名字的那两
个字———是哪两个字?”
“柯棣华的柯，清水的

清。”
她竟然知道柯棣华。钟

庆东在她说完后禁不住看了
她一眼。是的，一个人并不是

考上大学才证明他有知识。
两个人边走边聊，不觉已渐
近黄昏。临分手的时候，钟庆
东的心漾满了暖意。

钟庆东在一周时间的探
亲假里，和柯清一共见了三
次面。最后一次他们看电影，

在县城的那座电影院。钟庆
东一下子想到了学校，想到
了他们包场看电影的经历，
继而一下子想到了罗小云。
也是在这里。也是坐在他的
左边。只不过时间是三年前，
还有，人换了一个。钟庆东用

手去揽了身边的柯清的胳膊
一下。柯清的胳膊就安顺地
伏在他的怀里，面庞也微微
靠向他的肩头。

钟庆东努力规避着自己

不去多想，当柯清的身体轻轻
依偎他的时候，他所感受的只
是一个陌生的异性身体带给
他的陌生体验，它们之间存在
对话与交流。钟庆东对它充满
了无奈和臣服。电影散场后，
钟庆东和柯清来到她工厂的

一个工具间，那里面杂乱无
比，狭小逼仄，各种线条坚硬、
外形奇特的生产工具堆积得
到处都是。钟庆东当时想，太
锐利了，太锐利了，它们需要
柔软的东西来铺垫和调节。

直到他嗅到了地面上某

种庄稼或植物的气息。柯清在
他身底下小声问他：“好了
吗?”他觉得那种声音混和着
暧昧的月光像是由野外发出。

“好了。”他说，他才想到应该
把柯清从地面上扶起来。

GHIJ=KLM

即便妻子有着稳定的经

济保障，但是，自己没有收
入，所以精神上感到赤贫。当
儿子们用刚入凡间、未染尘
埃的哭声质问我：你拿什幺
养活我，我们亲爱的爸爸?我
说，送比萨……

翻看沈宏非，看到一段他

写 2000前后香港经济生活
的文字，令我莞尔：“通缩持
续，经济萧条，除了赤贫阶层，
香港人的日子都不好过。”令
我失笑的是“除了赤贫阶层”
这句话。我本人曾经跻身于
“赤贫阶层”，对于这句话的

感受，有非常亲切的体会。
1992年左右的时间，我

在加拿大读硕士还没有毕
业。徐超徐赶相继问世。两只
小狗初试啼声，就听得我胆
战心惊———学音乐出身的
我，别的不行，辨别不谐和音

还是一流的。我就知道在他
们听似动人的哭声里，隐藏
着气势汹汹地质问：造人容
易养人难———你拿什么养活
我，我们亲爱的爸爸?

我拿什么养活他们?我
拿比萨饼养活他们。确切地

说，我拿送比萨饼挣的钱来
养活他们。我在加拿大阿尔
伯特省一个叫累斯布里奇的
小城一家必胜客餐馆当比萨
外送师，挣钱补贴家庭。

为了历史的真实，我必
须告诉大家，其实我当时的

经济状况并不算最惨。因为
当时孩子他妈是当地公立学
校的老师，有着相当高的稳
定工资。但我自己因为没有
收入，所以精神感到赤贫。

上世纪 90年代初正是
美国加拿大陷入严重经济危

机的时候。报纸电视天天连篇
累牍报道多少人失业，多少机

构裁员，多少公司破产，哪里
哪里又发生了失业者杀人自

杀的消息……这是自上世纪
30年代大萧条以来，西方最
严重的经济危机。那里人民
“日子不好过”的感觉，我可
算实地观察并亲身体验过。

但偏偏我的比萨工友中，
有人并不难受。一个哥们，他

总是悄悄地来，正如他悄悄地
去，不带走一片比萨。他最喜
欢和我聊天，一时间成了最要
好的朋友，以至于我都想和
他成立送饼团结工会。

一天我问：人人都在抱
怨经济衰退，经济萧条，你感

到影响了吗?
这哥们说：No，我一点感

觉也没有，我觉得挺好！我自
己的经济从来没有繁荣过，所
以就无法萧条。我的收入从来
没有增长过，所以也无法衰
退。经济再糟糕，也不会比我

更糟，所以，只要今晚多挣几
元小费，我的GDP马上就蹿
升……这个家伙，就是沈宏非
所说的无论国民经济怎么糟
糕，其个人生活质量都不会更
坏的“赤贫”的家伙。

所以怎么闹事、怎么革

命、怎么破坏也不怕。而有产
者、半产者、小产者、以及那
些希望改善自己生活的无产
者和赤贫者呢，就希望社会
稳定，经济繁荣，国家昌盛，
生活改善。芝麻开花节节高，
一年更比一年好……

有论者指出：韩国金融
危机的时候，国民纷纷拿出
自己的黄金，捐献给国家，以
协助国家渡过危机。这就是
民族凝聚力。说凝聚力不是
要大家把脖子上的那点金子
摘下来准备献给国家———而

是要从制度、政策、法律、舆
论与文化建设开始，使每个
人把自己国家和社会当做休
戚与共的大家庭，共同努力，
分头致富。

这样，穷人就不绝望，富
人也不恐慌，犯罪率就下降，

幸福指数就飙升……赤贫和
富有的人，都唱同一首歌：明
天会更好！

啊，明天会更好！但不知
道我那位经济从来没有繁荣
所以也就不会衰退的工友现
在哪里?我多么地思念你，比

萨哥……
NOP ! Q RS9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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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征中，行军速度有时

就代表着军事胜利。红军以简
陋的装备，大多数战士穿的是
草鞋，为了抢在敌人前面，在
崎岖的山道上，却做到了平均
日行 70多里路的行军速度。
而速度太慢则可能被国民党
的部队追上，就要发生战斗，

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前提下红
军就不免要付出牺牲。红军战
士必须以极快的速度行军。炎
热的天气，红军每天在西南地
形复杂的山区走 60-100里
的路程，常常走到脱水，这还
不包括打仗的时间。

在长征初期的湘江附近，
红军还没有快速行军的概念，
整整四天才走了 144里路，
平均每天36里，结果贻误战
机，伤亡重大。随着毛泽东掌
握了战争指挥权后，运动战的
思想得到贯彻，红军积累了非

常多的快速作战的成功个案，
例如飞夺泸定桥战役中，杨成
武属下的红军部队在一天时
间内，除了打仗、架桥外，飞速
前进，赶了 240里路，这应该
是红军在长征中走得最快的
一天。

在四渡赤水的时候，路上
出现了很有趣的、匪夷所思的
场景。由于红军和国民党部队
都被调动得晕头转向，赤水河
地区一片乱糟糟，两边的军队

有时甚至走在同一条路上，
战士们交织在一起，却并没
有交火，成为长征中国共军
队最和谐的一幕。时任红三
军团 11团政治部主任的王
平在回忆录中描述：“（红军
里）有的部队穿着国民党军

队的衣服，在国民党军队中
来回穿插，有些掉队伤员还
到国民党军队里上药。”“司
号员赵国泰是个小机灵鬼，

他弄了一顶国民党军的帽子
戴上，混过敌人的耳目，到敌

人炊事部门打饭吃。”
在四川境内，红军走过了

最难走的山路。例如翻越大相
岭往天全的那一段，日记一向
写得简单的童小鹏，用了很多
笔墨来形容“蜀道难”。他说
这天翻越四十里的竹山，上山

还好，下山就难极了：见遍山
丛林，阴森森的连鸟声也听不
到。路简直不能说是路，是在
树的空间中闯出的，极小而难
走，红军相当于在树根上跨

过，高高低低，弯弯转转。走到
半山天就黑了，完全看不到

路，只好在大雨中蹲着等到天
亮才继续出发。这次他们将一
生中要走的悬崖峭壁、荆棘蓬
茏集中一次走完了。

长征中有几个特殊的老
人，他们是林伯渠、谢觉哉、徐
特立、董必武等，他们都在中

央休养连，这些知识分子出身
的老红军当时也都只穿一身
破旧棉袄，背个破挎包，装着
几本书、放咸盐的破纸烟盒和
碗筷；林伯渠在行军途中手里
总提着个马灯，以备夜间宿营
时用；他们当中谢觉哉最喜欢

给红军战士讲历史故事，例如
“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诸葛
亮过大渡河，清朝“大金川战
役”等等，鼓舞士气。

红军女战士危秀英回忆，
董必武和蔼可亲，沉着稳健。
长征之初某日黄昏，他们头戴

一束束树枝作为伪装，集合在
山坡上开会，董必武正在讲
话。一架国民党飞机飞过来，
扔一枚炸弹，落于附近大约六
米以外的地方，没有声响。人
皆惊慌而董则走向弹坑看看，
又抬头看看，然后对大家说：

“马克思在捉弄敌人，炸弹没
有爆炸。”接着，又泰然自若
地继续讲话。

而在长征中年纪最大的
徐特立，这一年已经58岁，他
曾经是毛泽东的老师。作为教
书先生，穿惯了长袍，长征途
中仍不改此穿着。只是他的

长袍经过一年的磨损，补丁
又增加了不说，加上头顶一
个缝制粗糙的军帽，手拄一
杆红缨枪，真有点文不文，武
不武，给人以“不伦不类”的
感觉。徐特立还发明了拉着
马尾巴走路的办法，解决了

老红军和体弱的战士行军困
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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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来了，好一阵忙碌。

两具尸体，对于古镇这样不
大的地方是罕有的事。白铃
的头始终没有找到，想来当
时段瑜啃完后，随手一扔被
某个野兽叼走了吧。我有些
恹恹地提不起劲来，但还得
回答警察的好多问题。为什

么到平凉?为什么到平凉不
是旅游却在挖坑?……

张盈被抬出地下室时，
“大概有十个小时。”法医说。
十个小时，现在是下午一点，
那么她是今天凌晨三点左右
死去的。“这女人也够厉害

的，在这样的地方活了这么
久，已经是难以想象的。”严
肃死板的法医破例地发了几
句慨叹。我松了一口气，感谢
上天的安排，在最重要的时刻
让她精力耗尽而死的。

平凉已经没有我的事了，

段先生安排小黄留下来处理
所有的尾事。对去年的段瑜
杀害白铃案件，警察会在平
凉展开细致的调查取证，平
凉至少有百来人可以证明张
盈非同寻常的蛊惑力，如无
意外，段瑜的性命应该保住

了。他后半生要面对的只是
内心的折磨：尽管当时他被
人蛊惑，神志不清，但毕竟是
他亲手杀了白铃，而且将她
脑袋吃掉了。

我在芙蓉楼里洗过澡，换
了身干净的衣服，并把那身旧

衣扔掉了，特别是那双踩了张
宅地下室的鞋子。后来哗啦一
声，包里掉出好多东西，有一
样砸在我腿上，砸得我好痛。
这黑皮记事本是张宅旧宅上
捡到的，一念之私，我没有将
它交给警察。

我拧亮了灯，翻开了记事
本。记事本是叶幽红的，叶浅
翠的孪生姐姐。我翻到第一

页，继续看 2003年 5月 13
日的记录：今天翻看爷爷旧时

工作笔记，掉出一张旧照片，
看样子应该就是爷爷笔记里
频繁提到的张德方先生和他
的女儿张盈吧。不知道那位张
盈还活着吗?算起来，她应该
有七十来岁了。爷爷提到她长
到五岁时，脑域开发实验所产

生的后果就开始显露了，一个
五岁的小姑娘具有透视人心
的目光。实验室里没有人敢和
她对视三秒，包括她的父亲张
德方博士。大家心里都很不
安，不知道是不是创造了一个

异类?就实验的初始目的来
说，显然在张盈身上成功了，

她能过目不忘，举一反三，五
岁就认得了五千汉字。然而实
验所产生的负效应又让大家
忧心忡忡，她总以一种洞彻一
切的目光看着大家，好像在
说：“嗨，我知道你们对我干
了啥。”这个可怜的小姑娘，

如果她可以自主选择，她必定
不会生为脑科专家的女儿，他
只会拿她做白老鼠，她的悲剧
是与生俱来的。

文中的爷爷想来就是徐
振华博士。而张盈这位古怪离
奇的女子，原来不过是一场医

学实验的产物，这叫人感叹。
细想她的一生，是大片灰色的
阴影。特别是被活埋于地下室
里，四十多年苟延残喘，生不
如死。回想起地下室的惨况，
我不由自主地一阵恶心。这个
女人，她叫人憎恶，却也叫人

同情。
后面的纸张全粘到了一

块儿了，我翻了一下，有文字
的并没有多少页。我找了脸盆
接了水，将整个笔记本泡在水
里，一会儿水面漂着一缕缕浅

蓝色，那些粘着的纸张就分开
了，但是字迹更淡了。

原来徐振华与张德方这
两位在脑科领域享有极高声
誉的专家，都曾先后拿自己的
女儿做实验。我叹了口气，继
续翻看笔记本。后面的纸张全
烂了，看不清楚，最后一页依

稀有一个日期 7月 12日，只
有一行字：房子已经不在了，
但她活着，虽然我看不到但能
感觉到！

叶幽红用了一个巨大的
感叹号，十分重，以至于其他
笔迹都淡得不行，而这个感叹

号还是如此清晰。她是第一个
知道张盈还活着的人，她曾经
到过张宅旧址，为什么她没有
出事呢?


